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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唯美的化身，一场纷飞飘舞的雪造就
多少浪漫的诗篇。雪，让大地变得银白，为回
忆留下思念。对于不算浪漫的二哥来说，在
他照相的那几年，每至下雪，就是他最忙碌的
时候，雪中拍照是他此生最刻骨铭心的回忆，
对冬雪的回忆温暖着他的青春。

上世纪 90年代初，为了帮在家待业的二
哥谋得出路，父母将辛辛苦苦积攒下的 700元
钱买了一台富士卡单反相机，交给二哥。那
时没有智能手机，照相也只能到专业照相馆，
拥有照相机的人是少数。当时，石嘴山的黄
河大桥、南郊广场这些有看头的地方，都有照
相个体户摆摊设点。二哥也在南郊广场做起
了照相生意，听着母亲“做生意不丢人”的话，
开始自谋生计。

二哥很能吃苦，也十分手巧，是父母最好
的帮手。秋天给羊扫落叶，来回十几公里拉
架子车非他莫属。冬天到矸石山拾柴火、捡
煤块，也是他凌晨早早起来，拉起架子车走进
黑洞洞的夜色，有一年甚至被冻伤了耳朵。
上班后在钢窗厂做维修工，他是最优秀的技
术大拿，甚至现在五十几岁了，在单位里依旧
是技术“扛把子”，摆弄一些机械设备仍得心

应手。16岁的二哥拿到相机对着说明书摆弄
一阵就学会了，先跟着别人学了几天，打听了
行情，等营业执照办下来就到南郊广场正式

“上岗”了。
那时，石嘴山还没有公园。南大街的南

郊广场也很偏僻，周围只有矿务局家属院的
楼房，其他小区正在建设，不过已经是石嘴山
最热闹的地方。南郊广场每年举办一次交流
会，全市的商店申请展位参加商品展销。展
销会期间还有马戏、杂耍、套圈、射击等，市民
争相过去游玩，每年一次的交流会就像是过
年一样热闹。后来，这里逐步规划了游乐园、
旱冰场，增添了一些小商店、小摊位。新建的
旱冰场成为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游乐园
的围墙古色古香，中式古朴的花窗符合许多
人对美的追求。这些作为背景，比起照相馆
的布景，真实、生动，让人喜欢。

小城的冬天没什么景色，让人不能忘怀
的，是下雪的天气。无论是雪中还是雪后，白
茫茫的大雪让世界变得单纯而唯美。“拍雪
景”成为许多人的愿望，来南郊广场游玩的人
们少不了要拍一张雪景照，希望把身影留在
这美丽的雪国里。和雪娃娃合照一张，把硕

大的雪球举在头上留下顽皮的身影；枝头下，
红衣少女和洁白的雪相互映衬，美丽年华在
相机的快门声中成为永恒；花窗下，恋人相互
对视定格美好回忆；大人领着孩子照“全家
福”，新婚的夫妻穿着大红喜服以纯白的雪作
为背景留下一生的许诺。哥哥穿梭于每个场
景，快门“咔嚓”“咔嚓”声中，一帧帧记忆留存
下来，也留下属于老石嘴山人的记忆。

那一天，哥哥整整累了一天，后来他说，
拍照到最后手都冻得按不动快门了。个体经
营毕竟不稳定，后来加入的人多了就没多少
生意了，二哥照相的生意也就清淡了下来。
再后来，一家规模不大的钢窗厂招收临时工，
二哥就进了厂子，干了好多年，直到厂子倒闭
人员解散，又做了几次小生意，结婚后又在厂
子里当了临时工……就这样，兜兜转转几十年
过去了。

所有的苦日子会随着时间消失，直到许
多年后，我们一起翻看那些发黄的照片，看着
曾经的景色，回忆当初的情景，那些过往历历
在目，那么亲切。二哥，就是这样的能干人，
凭借吃苦耐劳谋生，起起伏伏，尝尽生活的
苦，依然笑对生活。

冬 雪
□ 刘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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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温暖，晴雪映山，是初冬的贺兰山，一场
盛大的相逢。满山雪白，纯净无染，衬托别样的
心动。晴有晴的温柔，雪有雪的静谧，无论天晴
或下雪，都是一次自然与心灵的和谐之旅。

谁在烟云深处，胸怀柔情？贺兰之山五百
里，极目长空高插天。初冬乍临，大自然用最深
情的笔触，勾勒出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贺兰山。
霜华轻覆，寒枝昂然，层峦叠嶂，冷韵幽然，宛如
人间仙境。这里的每一朵云、每一片雪、每一束
阳光，都在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奥秘和力量。

谁在烟云深处，制造浪漫？云雾缭绕轻似
纱，山峦壮丽若仙境。朝霞，泼墨般将天空晕染

成粉紫色，云雾翻涌，为整座城市披上一层绚丽
梦幻的色彩；云朵，化作长长的绸缎，缓缓滑过山
顶，在山上悠闲飘荡；晴雪，最是陶醉，蓝天白云
之下，贺兰晴雪映照苍穹，构成一幅初冬盛景。

谁在烟云深处，刻下天书？岩画，刻在石头
上的史诗，被称为“人类童年的语言”。在贺兰山
东麓，岩画遗产星罗棋布，汇集成了一条栩栩如
生的“艺术画廊”。石不能言最可人，交错的时空
里，也许抬头仰视的这幅岩画，先民的指腹曾不
断摩挲；也许我们站立的位置，先民的身影也与
你我重叠；也许此刻山谷拂过的清风，万年前也
曾轻抚先民的脸颊，那时风动，此刻心动。

谁在烟云深处，泼墨山水？韩美林，以岩画
为灵感，曾多次长途跋涉来到贺兰山，汲取创作
灵感，他让深藏在山谷里的岩画，以全新的样貌，
走到了世界各地。银川韩美林艺术馆在烟云深
处，缓缓拨开面纱，千件艺术作品在天地间书画
感动与美好，这里以大自然为背景，以云雾为装
饰，建筑、艺术、自然三个维度相互融合和衬托，
自然静谧，和谐相处。

谁在烟云深处，幸运邂逅？近些年来，生态
多样性明显提升，植被恢复力不断提升，栖息地
质量持续改善，呦呦鹿鸣、赤狐踏雪、峭壁精灵、
苍鹰翱翔、虫鸣鸟叫、鼠兔悠然觅食，野性的呼唤

响彻山谷……大自然的灵动之美令人心潮澎湃，
展现生命的顽强与自然的和谐，也成为贺兰山生
态恢复的有力见证。

谁在烟云深处，抽离现实？枯藤老树昏鸦，
袅袅烟雾升起，这是不慌不忙的山野生活。站在
银川韩美林艺术馆登高处俯瞰城市，独特的治
愈力量油然而生，观者从忙碌的都市生活中短
暂抽离，充分享受悠闲惬意、怡然自得的时光，
在大自然的全然自由中，重新唤醒内心深处真
实的自己。

贺兰山的初冬正在拨开仙境的面纱，不妨来这
里走走，探神秘岩画，赏美林艺术，观冰瀑奇景……

这个冬天，贺兰山仙境拨开面纱
□ 杨慧超

N 后花园

初雪，悄无声息地降临了。一夜工夫，银
川，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银川”。

雪是冬天的信使，携着吉祥的哈达，揣着
丰收的祝福。她独爱北国的大漠辽阔，钟情
塞上江南的鱼米之乡。

漫步典农河畔，人迹罕至的地方，愈发静
谧。金黄的芦苇，挤挤挨挨地簇拥在青褐色
的巨大石块后面，如同冬日里扎堆取暖的娃
娃。雪，热情地拍打着苇叶，窸窣作响。羽
毛般轻柔的芦花，好似少女雪白的头饰，一
簇簇，又一簇簇，映入眼帘，随风舞动，摇曳
生姿。

几天前的一场霜冻，掠走柳树残留的最
后几片叶子。雪花降落不过片刻，便被乌黑
的树干融化吸收，黄绿相间的树枝上，看不到
鸟儿的身影，聪明的它们，一定是躲进了温暖
的巢中。

延绵在柳树脚下的草地，铺满松软的落
叶，尚没有被雪覆盖的地方，还倔强地泛着星
星点点的绿。高大挺拔的松柏，是守护典农河
的卫士。厚重的雪被覆盖下，细碎翠绿的叶
子，生机勃勃，探头探脑。时不时有从高处滚
落的雪球，一路跌跌撞撞，砸碎在脚下，引得一
向庄严肃穆的大树不禁手舞足蹈起来。

零零星星的雪花，渐渐稠密起来，六边形
的俏丽模样，也愈发清晰。站在河畔朱红的
木质围栏里，向远处眺望，昔日里巍峨的贺兰
山已经不见了轮廓。

天地间浑然一体，仿佛笼上了一层薄
纱。影影绰绰中，河对岸百米开外的楼宇也
在白雪的装点下，变得模糊起来了。少顷，除
却近在咫尺的七孔桥瞪着圆黑的眼睛，唯一
能看见的，便是河面上残留的荷梗了。干枯
的荷叶，如同被顽童丢弃的灯笼，有气无力地

垂挂着。
往日里无数次晨练时熟谙的风景，因一

场雪的降临变得陌生起来。
暗流涌动的河水，藏在薄薄的冰层下

面。结冰的水域，洁白无瑕，和雪地别无二
致。少数没有结冰的地方，雪花刚一落下，就
被河水迅速吞噬，所以这些地方看起来依旧
泛着突兀的烟青色。昔日里浩浩荡荡的典农
河，此刻骤然化身为一张巨大的宣纸，河面上
斑驳的烟青色水域，恰似那巨笔刚刚晕染开
来的墨痕。也许这幅书法作品尚不尽如人
意，愈积愈厚的雪，橡皮擦一样，消除了曾经
的笔迹，还原出一张洁白无瑕的宣纸来。

典农河的春，是柳枝慢摇的舞蹈；典农河
的夏，是一一风荷举的画卷；典农河的秋，是
成千上万只水鸟栖息的乐园；典农河的冬，是
白雪装点的童话。

雪 漫 典 农 河
□ 刘星雨

远上寒山看劲松，丰姿挺拔尽从容。
扎根峻岭身犹直，待客危亭态自恭。
忽若云屏随地出，浑如羽箭向天冲。
迎风披雪斜阳下，刺破青天又一峰。

雪后望松
□ 薛 锋

雪，静谧而澎湃的诗意文化。
雪，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

主题。
雪是自然现象，更是文化诗意的载体，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之
美的感慨。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用梨花盛开的比喻赋予雪景以生机，让人置身
于银装素裹的梦幻世界，雪的美丽跃然纸上。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雪的静谧
与安详，呼之欲出。这幅风雪交加、归人匆
匆的画面，隔着千百年依然动人。听，寂静
的夜晚，风雪之声格外清晰，一声声犬吠，是
家的灯火可亲。下雪时的宁静与温馨，令人
珍惜。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下雪时的
寒冷与孤寂力透纸背。蓑衣老翁独坐于寒
冷的江面上垂钓，雪花落在身上，这幅孤寂
坚韧的画面壁立千年。雪中满是寒冷，亦折
射着坚韧。

雪花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轻轻
飘落，便给大地披上洁白纱衣。漫步其中，
心灵被洗涤得格外清透，烦恼与忧愁随着雪
花融化，留下一份宁静。

雪，是情感的寄托。在文人心中，既是
离别的哀愁，也是相聚的喜悦。当雪花纷
飞，人们想起远方的亲人和朋友，思念之情
如雪花一般飘向远方。人们在雪地中嬉戏
打闹，让时光倒流，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

雪，象征着坚韧与不屈。严寒的冬季，
万物凋零，唯有雪花依然绽放。人们从雪中
汲取力量，坚韧不拔。

雪是自然现象，更是充满文化诗意的存在。
本期刊发一组本土作者诗文，以细腻的

体验与观察，引领读者感受到雪的美丽，激
发情感与哲思，歌颂新生活。

《这个冬天，贺兰山仙境拨开面纱》，在
贺兰山东麓，岩画遗产星罗棋布，石不能言
最可人，交错的时空里，先民的身影与你我
重叠，那时风动，此刻心动。贺兰晴雪映照
苍穹，构成一幅冬日盛景。

《雪漫典农河》，漫步典农河畔，人迹罕
至的地方，愈发静谧。金黄的芦苇，挤挤挨
挨地簇拥在青褐色的巨大石块后面，如同冬
日里扎堆取暖的娃娃。雪，热情地拍打着苇
叶，窸窣作响。

《冬雪》，一场纷飞飘舞的雪造就多少浪
漫的诗篇。雪，让大地变得银白，为回忆留
下思念。对于不算浪漫的二哥来说，在他照
相的那几年，每至下雪，就是他最忙碌的时
候，雪中拍照是他此生最刻骨铭心的回忆，
对冬雪的回忆温暖着他的青春。

《雪落山城》，身处洁白世界多么清净通
透。和雪花在一起时，被干净的雪花洗涤心
灵，让人忘掉心中的杂念，忘掉红尘中的俗
事纷扰。

大雪节气刚过了两天，天空就飘起雪花，刚
开始如细雨丝丝，近黄昏时，冰丝变成一片雪花，
白茫茫飘向大地。

雪花悄悄地，自顾自地落，天空似水墨画家，
挥动笔毫，沾满白色的水彩，只需几笔便涂满整
个山川。你看，瘦骨嶙峋的山头，蜿蜒曲折的古
雁岭，一脉山川的绿化带，在几笔挥毫中，都覆上
了一层白白的薄被。

走在路上，摔个跤是突然间的事，走路骑车
须小心谨慎，千万不可马虎大意。忽然忆起小时
候在老家时，只要雪下得足够大，天足够冷，孩子
们便找到了天然的游乐场。打雪仗、抛雪球，最
有趣的还是玩溜溜滑，找一个有大斜坡的地方，
小伙伴们你推我、我推你，滑下去又爬上来，反反
复复，全然不顾双手、脸蛋被冻得通红。

下雪了，下雪真好！请您到山城看飘飘洒洒
的雪，看六盘山雾凇；看原州古雁岭雪涛，看古雁
塔矗立在一片洁白中高高在上；看雪中的长城，
体验一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和朋友们一
起玩雪球、打雪仗，一起找个坡地来玩溜溜滑。
喜欢安静的人也可以一个人去雪地里欣赏雪景，
听雪花落下的声音，感受走在雪毯上糯糯的感
觉，身处洁白世界多么清净通透。和雪花在一起
时，被干净的雪花洗涤心灵，让人忘掉心中的杂
念，忘掉红尘中的俗事纷扰。

做一朵随风飘舞的雪花，飞呀飞呀，飞过田
野，飞过山川，飞过妈妈炊烟升起的茅草屋。做
朵雪花，去看枝上的麻雀啁啁啾啾，看大榆树上
喜鹊叽叽喳喳；去看小狗踩在雪上的小梅花，看
大公鸡印在雪上的竹叶画。看满目的大好河山。

黄河凝视朔方云朵
一群鸟儿飞过
脚趾的白被赶路的风吹落
枝叶摇曳片片金黄
芦苇舞动，飘絮落雪

贺兰山银装素裹
六盘山苍苍茫茫
黄皮肤的沙坡头
白了胡须，白了脸颊

大柳树白了，黑山峡也白了
黄河长滩老树上缀满梨花
水云间似乎溢满春风
蜿蜒的长城巨龙
摇头摆着
恍惚间便要直冲云霄

慢慢走过湖畔的一家人
脚步轻快
好像片片芦花雪
这家人为等候这场雪
在梦里已彩排多次

诗意宁夏金银川
□ 秦志峰

雪韵 悠悠

矿山的雪花与众不同，没有呈现晶莹剔透的
六角，它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像是商量好了一样，集体穿上厚厚的外套，随
着呼啸的西北风横冲直撞，漫天狂舞，平添了些
许豪情与野性。

在离别矿山十八年后，我特意赶在今年第一
场雪落的傍晚再次回归。只因对矿山雪中升腾
的炊烟情有独钟，对雪夜里温暖的矿工之家满是
怀想，对快乐充盈的童年有万千不舍。

这一刻的百里矿区，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飞雪与矿山同框，飘落如诗，静谧如画。尽管矿
工住宅早已不复存在，但丝毫不影响我站在原址
遥想当年。

傍晚雪落时分的炊烟是我的最爱。每户矿
工之家橘黄色的灯陆续亮起，下班的矿工们推着
自行车进入自家院子，拍拍身上的雪花、跺跺鞋
上的积雪，一头钻进炊烟氤氲的屋子里。

静的是雪落山岚的夜空，动的是袅袅升腾的
炊烟，是雪花小屋炊烟下，全家人的围炉而坐。父
亲询问三个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有表扬亦有鞭
策。摆好桌凳，母亲的饭菜还没有上桌，小孩子就
伏在饭桌上写作业，尽情享受满屋如同仙境般的
腾腾热气。趁母亲不注意，将冻红的小手伸到锅
边让热气熏烤一下，温暖立刻从指尖直抵内心。
饭后，家人闲坐，母亲纳着鞋底，我们姐弟三人缠
着父亲读《林海雪原》。不管窗外此刻的风如何怒
号，雪怎样纷飞，我们内心深处只有心安。

岁月易老，火炉仍旧童年。
雪夜，矿区的炊烟里怎会少了烤土豆片、烤

红薯、烤粉条的味道？将外观细长、品相好看的
土豆和红薯埋进炉灰里，每隔几分钟用炉钩翻一
次，保证它均匀受热。然后，用抹布擦干净铸铁
炉盖，将切好的土豆片摆在上面，快速翻动，待土
豆片两面金黄、香味扑鼻时装入盘中。炉坑里烤
红薯和土豆、炉盖上烤土豆片的同时，还可以将
长长的粉条插到炉盖的缝隙中，一声噼啪声后，
原来白色的细粉条瞬间变粗，成为孩子口中的好
吃食。此刻，三个孩子闪亮的双眸、烤红的脸蛋、
流下的口水、剥红薯皮的小黑手、高高举起的烤
粉条，和着追逐的笑声荡漾在香气弥漫的炊烟
中，唇齿间，填满了童真记忆的每个缝隙。围炉
烧烤以解腹饥的炊烟，也终成为儿时记忆中最美
的炊烟故事。

雪落，又一年。纳鞋底的母亲、读书给我们
听的父亲早已青丝变白发。

余光中说，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
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

雪夜里的矿区炊烟便是如此。

N 百姓纪事

雪 落 山 城
□ 赵秉琴

N 足 迹

矿 区 雪 夜
□ 袁宝艳


